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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葱葱的燕山脚下，突然出现一

抹红色。西山哨所，在青山映衬下像一

颗宝石。

莽莽山间盘旋着两条“龙”——一条

山路，载着连队官兵“腾云驾雾”爬上山

巅；一条输油线路，藏在大山深处，流淌着

战争的“血液”。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

库警勤连就驻守在大山脚下。

清晨，山中略带凉意。连长周鹏和

官兵们从连部出发，带着物资、赶着骡子

爬上西山哨所，已是满身大汗。

一班长罗茂文跑出来，高兴地摸摸这

个骡子的脑袋，拍拍那个骡子的背。

站在高大的骡子身边，黝黑精干的

他愈发显得瘦小。

“以后你就是‘骡倌’，负责喂骡子和

带队运输。”连长说。

从那以后，每天早上不到6点，罗茂

文就起床带着骡队出发。从哨所通往山

峰的路，宽不足1.5米，还有不少急弯，脚

下就是十几米的悬崖。

若是冬天，雪后结冰的山路更危

险，山上的野物都不愿外出觅食。可无

论风霜雨雪，连队官兵雷打不动，按时

巡山。

那天凌晨，士兵张艳奇带好装具，跟

随巡逻队开始他入伍后的第一次巡逻。

山上界线杆之间用铁丝网连接，山路

蜿蜒曲折、坡陡路险，巡逻队在山间回转。

一路过去，有十多个瞭望哨。每经

过一个哨所，队伍里就会留下一两名战

友执勤。走到最后一个瞭望哨，只剩下

张艳奇和班长。

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张艳奇

忍不住问：“这里背靠大山，远离村镇，瞭

望哨还需要站吗？”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山里洞库

的物资，可是经不起明火的。”

“班长，那你留在这里当兵，是为什

么？”张艳奇问。

“你见过荣誉室的战旗没？”班长扭过

脸看他，“咱们‘英勇神速’连，可是战争年

代一仗一仗打出来的英雄连队。”

在班长绘声绘色的讲述中，一段段

传奇连史仿佛出现在张艳奇脑海里——

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连队首次

以整建制连参加战斗。

70多年前，连队官兵从锦州扛着

“大功四连”的旗帜，一路战斗到天津、

长沙。

新中国成立后，连队又接过“团结巩

固连”旗帜，到广西执行清剿任务。

昼夜奔袭后，连队在横县双峰村切

断敌人退路，被授予“英勇神速”战旗。

朝鲜战争打响后，连队官兵扛着“英

勇神速”战旗到朝鲜大德山地区奋勇作

战，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

考验。

“连里荣誉室的战旗，是咱们老连长

宋佩山和指导员王存带着65个人，从抗

美援朝战场直接扛到连队来的！”

60多年过去，“英勇神速”连一代代

官兵一直驻守在燕山脚下，守卫着这座

大山的宁静。

斗转星移，日月轮换，战旗见证着年

轻官兵们的血汗融进洞库和哨所。一年

年过去，瞭望哨和士兵们也长成了大山

的一部分。

张艳奇明白了，守山，就是守国。保

卫大山，就是保卫祖国。

跟着巡逻队往回走时，他看见天边

泛起鱼肚白，还带着一抹红色。

那是张艳奇第一次这么清晰地看到

山中日出。那抹红色从一点点逐渐晕染

到整片天空，就像一面旗帜，迎风逐渐舒

展，向山外的世界延伸。

那抹红，不仅仅照亮了大山，也照亮

了士兵们今后的路。

追 寻 大 山 深 处 那 抹 红
■本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 孙文韬

战旗飘飘·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

时空穿越

图①：郑州联保中心某仓库哨所一角。
图②：“英勇神速”连擎旗手张艳奇。
图③：“英勇神速”连官兵山地奔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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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印证一次，“英勇神

速”连的兵还能不能神速

撂下电话，张艳奇拔腿往外跑，“嗖”
地一下就不见人影了。西山哨所很快消
失在他身后。

山路上，张艳奇一路狂奔，半小时就
赶回营区，站到了指导员办公室门口。
他喘着粗气，黑得发亮的脸上满是汗珠，
额头还被山间的松枝剐出两道口子。

可他还是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终于可以报名参加国庆70周年首都阅

兵了，而且是“英勇神速”连的擎旗手！这对
26岁的张艳奇来说是“比天还要大的事”。

从入伍开始，张艳奇就想参加一次
首都阅兵。

下连分到郑州联保中心某仓库警勤
连消防班，张艳奇每天和水管阀门打起交
道。他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历次首都阅
兵的视频，期待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在天安
门前接受检阅。

这一次，他不想错过宝贵的机会。
与张艳奇一同出发的，还有连队的四

级军士长周俊彪。他要去参加联勤保障部
队组织的“奋进联勤新时代”故事会表演。

周俊彪带着连队创作的小品《战地
比武会》，坐上了火车。看着眼前山外的
景色，他非常激动——终于完成班长的
嘱托，让连队的文艺作品又走出了大山。

别看警勤连是大山里一支小小的部
队，可官兵们自编自演的小品曾参加过
全国、全军文艺汇演，多次获得金、银奖，
先后 5次被军级以上单位表彰为“文化
工作先进单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茬茬文艺
骨干走了，留下来的“大拿”越来越少。

班长退伍前叮嘱周俊彪：“文化活
动是连队的亮点。我离开了，你们一定
要继续发光发亮，继续带着咱‘英勇神
速’连的节目走出大山。”

为了创作出更多好节目，周俊彪工
作之余留心观察着身边的每个人。终
于，他的灵感来了……

那是 2019年夏天，驻训地的最高温
度已经达到39℃。汗珠从一顶顶头盔中
滑落，砸在地上，连个水印都没留下。

持续高温，考验着官兵的训练热
情。此时，指挥所下达命令，要求连队从
山路奔袭到目的地。

官兵喜出望外，因为大山就是他们
平日里的训练场，山路奔袭他们最拿手。

可是，路上的特殊情况给大家浇了
一盆冷水——匍匐通过高低不同的铁丝
网后，是接近垂直角度的一段陡峭山路，
路程有150米长。

翻过山，通过染毒地带，完成手榴弹
投掷，大家已经体力透支，行军速度明显
降了下来。

连长周鹏让各班班长拿出背包带，
以班为单位串成一队，保证不落一人。

周鹏大声喊道：“同志们，70多年前
的广西战役永丰战斗，咱们的前辈就是
这样奔袭了一夜。今天，让这场比武再
印证一次，我们身上的骨头还够不够硬，
‘英勇神速’连的兵还能不能神速！”

听罢，大家像打了鸡血一般，咬紧牙
关在山路上狂奔。

任务完成后，周俊彪急忙拿出纸笔，
写下了小品《战地比武会》的脚本。

小品预演当天，台下掌声雷动，周俊
彪松了口气。

回到后台，周俊彪给老班长发了条
微信：“班长，我做到了！”

正高兴的时候，战友张艳奇从北京
阅兵训练场发来一条微信：“我，可能要

被带回了。”
原来，在阅兵集训点，张艳奇遇到了

很大的困难。手里握着的“水管”突然变
成“旗杆”，他有些不适应。要论消防业务
和技能，张艳奇绝对有自信能独当一面。
可到了阅兵训练场上，他好像回到了兵之
初，军姿不够挺拔，动作不够迅速。

前不久的考核中，“英勇神速”连擎
旗手张艳奇成了替补。这意味着，一同
成为替补的还有连队的战旗。

熄灯号响了，张艳奇怎么也睡不着，
每隔半小时就醒一次，睁眼一瞬间想的
都是“该训练了”。

怎么能睡得着？自己肩上扛的这面
旗，是先辈们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快速
穿插、勇猛冲锋打出来的。
“冲锋！这个时候只能前进。”张艳

奇告诉自己。
擎旗手最后一次考核前，“英勇神

速”连的讨论群里炸了锅，每名战友接力
给张艳奇发了“加油”表情包。

在日记中，张艳奇写道：这是比命还
重要的事。我不仅仅是代表我个人，还
有连队的兄弟和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先
辈。我一定要擎着战旗走过天安门！

受阅当天，“英勇神速”连擎旗手挺
立在战车上。

排面标齐，向前看。
风，来了，他手中的战旗飘起来了！
当战旗方队缓缓驶过天安门，张艳

奇压抑的情感瞬间迸发：“战友们，你们
看到了吗？”

1947 年 10 月，辽宁义县金凤山，用
刺刀血战到底夺得“大功四连”战旗的先
辈们，你们看到了吗？

1949年 4月，横渡长江，用一往无前
精神赢得“团结巩固连”奖旗的先辈们，
你们看到了吗？

1949 年 10 月，广西战役，用一双双
铁脚板为连队扛回“英勇神速”战旗的先
辈们，你们看到了吗？

……
“这，是我们的战旗！”走下阅兵场，

张艳奇流泪了。
从北京返回连队的火车上，眼前不

断倒退的风景，是张艳奇越来越熟悉的。
路还是那条路，风景还是往日的风

景，张艳奇的心境却大不相同。
其实，初来守仓库时，张艳奇有些迷茫，

理想中军营的样子怎么也无法与现实重合。
张艳奇是看了《士兵突击》才来当兵

的。他想成为像许三多那样的特种兵。
谁知，自己的战位是蹲守山沟。日复一

日的训练，一度让他觉得很失落。
回到连队，战友们一窝蜂围过来。大

家都对张艳奇在北京集训的经历很好奇。
张艳奇说：“能扛着连队的战旗接受

检阅，我觉得很幸运。这不但是身体上
的训练，更是精神上的洗礼。我更加明
白了，自己当兵来干什么，要做什么。”
“那你怎么从替补又变成正式队员的？”
张艳奇说：“训练时，班长告诉我，虽然

我的军姿不是最好的，但我的态度是最棒的。”
从天安门回到大山，消防班班长张艳

奇明白了，一个好兵，在哪里都能发光。
“我会用最认真的态度工作，实现自己的
价值。”他说。

两个连队，相隔千里

连着同一个根

看着连队官兵与“英勇神速”战旗一
同合影，连长周鹏最想把这份荣光分享
给一位叫王存的老兵。

王存是连队第一任指导员。这面血
染的战旗就是经他的手，扛到燕山脚下的。

连队荣誉室里，摆着一份王老手写
的自传。发黄的纸面上，歪歪扭扭的字
迹诉说着连队经历的苦难与辉煌。

不久前，得知王老已经去世的消息，
周鹏去了连队荣誉室。看着这面战旗，
他发了好久的呆。
“连长，有一天连队的老前辈们都去

世了，你说以前的故事还有人知道吗？”
张艳奇问。

周鹏不知道怎么回答。但那一刻，
一个想法在周鹏脑子里冒出来：重新装修
连队荣誉室，重新整理连史。

在布置展板的过程中，周鹏发现连队
的历史沿革不够全面准确，有的地方还有错
误。他决定联系“同根同源”的兄弟连队。

几十年来，连队先后经历了 16次整
编，查找联系方式非常麻烦。唯一的线索
就是，连队曾隶属第四野战军45军、46军。

经过各级帮忙反复对照查询，周鹏终
于拿到了一串电话号码。那是千里之外
的第80集团军某旅2营4连连部的电话。

周鹏拨通电话，挂掉，再拨通，又挂
掉。这么多年从没联系过，突然要“兄
弟”相认，周鹏不知道怎么开口。
“不管了，打吧。”周鹏终于拨通电话。
没想到，接电话的 4连指导员邓琦

非常热情。邓琦不仅将连队的详细历史
资料传送给他，还邀请他去连队参观。

与子弹“喂”出来的摩步连不同，仓库
警勤连的士兵们从入伍就长在大山里。除
了驻训演训外，大部分时间，他们往返于运
输任务点和物资囤放点，在山路上冲刺。

收集连队官兵训练照片时，周鹏翻
看连队相机，战士们冲锋时散发的活力
是他见惯了的。突然，几张不一样的照
片吸引了他——

有太阳刚刚升起时的大山，有云层
低沉天空昏暗的远山，有夕阳西下红旗
飘扬的青山……

在大山里带兵近 5年了，周鹏还没
有细细欣赏过这座大山。

周鹏回想起自己的军校生活。每当
拍照，战友们挤在镜头前耍宝、做鬼脸，
摆各种姿势。

而守山的兵呢？他们日夜为伴的，
就是这连绵不绝的山。除了拍自己，就
是拍这大山。

周鹏解锁自己的手机屏幕，笑了——
他的屏保也是大山。

当年的水渠和石山，在一茬茬官兵
改造建设下，变成了绿水青山。

周鹏默默把照片选中，拷贝进光盘，
拼进荣誉室展板的底画里。

6号军骡牺牲后的

冲击波

7 月 17 日中午，周鹏又爬上了哨
所。“骡倌”罗茂文正瘫坐在台阶上，蜷缩
成一团，一直低着头。

哨所院子里，6头骡子也垂着头。
“怎么只有这 6头了？那一头呢？”

周鹏问。
上次，周鹏带上来的骡子共有 7

头。“这就是我带领的运输分队啦。”罗茂
文给这 7头骡子按照个头高低，分别起
了名字，从“1号”到“7号”，简单明了，便
于执行任务。
“问你话呢，说话啊！”周鹏看到少了

一头骡子，着了急。
“6号过一个急转弯没踩实，掉下去

了，悬崖 10米多高，活不成了……”罗茂
文声音有些哑，眼眶有些红。

山上吹过一阵凉风，周鹏拍了拍罗
茂文的肩膀。在士兵心里，6号就是亲
密的战友，是运输分队无言的战士。

6号的尸体在悬崖下找到了。因为体
型过大不好搬运，大家决定把6号就地埋葬。

山上施工的工人，土也没筛就往 6

号身上盖。罗茂文趴过去，一边埋，一边
把盖在6号身上的碎石子扒拉下去。

回去的路上，他和连长说：“6号给我们
运了这么久物资，让它睡得轻松一点吧。”

那天晚饭后，整个连队格外沉默。
“牺牲”这个词，27岁的罗茂文曾觉

得离自己很远，甚至从未想过。看到 6
号被一锹土一锹土埋在悬崖下时，死亡
分明又离自己那么近。

当晚，兄弟连队指导员邓琦的电话响了。
“你来我们连队参观，一定去看看西

山哨所的军驴雕塑……”周鹏说。
上世纪 80年代，连队的一头军驴为

哨所官兵运送物资时，累倒在山路上。
那头军驴服役 14年，行程 7万公里。连
队官兵总结出了负重向上、静默脱俗的
“军驴精神”。

6号牺牲后那几天，山里的雾气一直
不散。天也黑着脸，摆出一副要哭的架势。

罗茂文脑中一遍遍回放骡队走山
路、过急弯、送物资的场景。他想把 6号
用过的军绿色布袋子放到连队荣誉室。

日积月累装物资，布袋子破旧不堪，
内里已经起了毛球。6号背着它一次次
登上路程逾百米的陡峭山坡。

罗茂文记得连史里那个令人荡气回
肠的故事——

当年广西战役永丰战斗，连队雨夜
奔袭，切断敌人后路。

罗茂文知道，平时自己练习负重奔
袭时，快跑 1个小时只能跑 9公里山路。
“精疲力竭，能见度又那么低，前辈们是
怎么做到 6个小时连续奔袭 40 公里的
呢？”罗茂文惊叹。

一路奔袭，连队赶到敌军宿营地，被
敌人夜照灯发现，遂接火战斗。7班被
赶来增援的敌军三面火力压制，只剩 2
名官兵，仍死死铆在阵地上与敌人搏斗。

罗茂文终于体会到战争片里那种血
洒沙场的壮烈——冲锋的战友一个个倒
下，战士们端着机枪疯狂扫射。

返回西山哨所时，连长问罗茂文：
“还能继续带运输队吗？”

“我一定会守护好骡队，成为供给迅
速、保障有力的小分队，不让 6号白白牺
牲。”罗茂文说。

一根柳枝，传递老兵

不变的情怀

去年八一建军节前，60多岁的老兵

郭旭德重回老连队。
在地窖前，郭旭德洒了一整瓶二锅

头，点燃一支烟，坐在地上待了半晌。
1983年，他的战友蒋福成挖地窖时遇

到塌方，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大山。郭旭
德的一条腿也被砸骨折，从此落下残疾。

回连队前，郭旭德本想寻着蒋福成
老家的地址去看看战友的墓地，但最终
没能找到。

连队门口，那棵大柳树枝繁叶茂，需
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
“别的连队大多都种杨树，咱们连为

啥种柳树？”有人问老兵。
“这棵树，是我的老班长带着我们一

起种的。柳树的‘柳’，音通留下的‘留’，
大家就想把情谊留下。”郭旭德回答，“其
实我们的心也留下了。这山里的地窖、
洞库，都是我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山
上的路有一半也是我们修的。我们把所
有的力气都用在守这座山、建这座山
上了。”

看到连队荣誉室展柜里那盏煤油灯
还在，郭旭德转身问周鹏：“我们那时候
都写日记，现在你们还写吗？”
“写，每年我们都把日记结集成册，

做成《燕山兵语》留存。”
那盏煤油灯，是当年连队战士姜俊

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用的。姜俊曾是连队
的“羊倌”。他在煤油灯下学习，累计摘
录 20万字笔记，还利用业余时间在驻地
周边村里开办扫盲班，总结出一套活学
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经验办法。

后来，姜俊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
见。此后，连队逐渐形成了求知学理、求
真思进、求实有为的“煤油灯精神”。

学理论、记日记的风气，连队官兵一
坚持就是50多年。

郭旭德翻开《燕山兵语》。其中一页
上，列兵惠学诗这样写道：“今天一天都
在训练，我明显跟不上大家的节奏。一
直看好我的连长，也对我有些失望。我
不知道我离‘杨海燕’还有多远……”

连队老兵杨海燕，劈砖头、斩木棍、
断钢筋，练得一身好功夫，考核比武次次
夺第一，曾获得“爱军习武标兵”称号。

杨海燕退伍了，但他的故事激励着后
来的官兵精武强能。新兵惠学诗下连后，
在班务会上说：“我要成为像杨海燕那样
的兵。”大家看着他的小身板，都笑了。

因为本身底子薄，惠学诗的体能一
直提高不快，班长恨铁不成钢。

晚上，连长去查铺，看见惠学诗床头
扔着两条白布，上面还带着血迹。

惠学诗的手上破了皮结着痂。嫩肉
是新长出来的，受不得力。因为练习单
杠强度太大，嫩肉很快又裂开口，他就缠
上白布，接着练。

连长心里直发酸，决定给惠学诗开
小灶，帮他练耐力、增肌肉。

年终考核，惠学诗体能总评优秀。在
今年连队组织的比武中，他取得三公里越
野和单杠一练习两项第一。
“你离杨海燕还有多远？”郭旭德转

头问。
“快赶上了。”惠学诗的脸红得像山

里的苹果。
老前辈哈哈一笑：“像咱们‘英勇神速’

连的兵！”
离开前，老前辈把手机递给周鹏，请

他帮忙拍照留念。
屏幕里，柳树下的郭旭德努力站直

挺胸，身后是蜿蜒的青山。
“我入伍时的愿望就是保卫祖国。

我最遗憾的就是告别了大山，离开了连
队，再也不能像守卫大山一样守卫祖国
了。”郭旭德转身望着大山，仿佛要把大
山的轮廓刻在心里。

他伸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紧紧握着。

走进“英勇神速”连—

我 的 战 旗 我 的 连
■本报特约通讯员 崔寒凝 孙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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